
Brennan-文字戰爭 

 

 語言的確能夠深刻地影響人類對現實之看法。在許多情況下﹐確定某人如何看東西

或事情的因素﹐並不是那個東西本身所顯現的特徵﹐而是描述它之用詞。就像用兩個不

同的透鏡看東西﹐兩個人觀察同一現象﹐呈現不同的描述且不時對同樣東西會有分歧的

看法。語言能帶來正義或是被用來當作欺壓別人的工具﹐並且語言能協助人類開創光明

也可能成為黑暗的根源。 

 

 有時﹐輕蔑的標籤帶來之傷害比身體上的打擊傷害更大。而且這種詞語能夠促成對

抗氣氛而導致真正的暴力。雖然這種輕蔑話不一定會導致暴力﹐但任何一種強大壓迫如

種族歧視﹑種族隔離﹑奴役﹑殲滅等無不包含輕蔑的詞語。 

 

 歷史上充滿無數的殲滅詞語。這種貶低對方之用語﹐是"文字戰爭"的導火線。藉詞

語製造貶損人到無足輕重或低賤的地位﹐這樣挑撥一個人或一個種族是危險的﹐這種刺

激將導致傷害性的行為。受害者被看不起﹐甚至無論他們經受如何可惡的冤屈﹐都被認

為是理所當然的。 

 

 無論受害者是誰﹐也無論他們何時﹐被冤屈多久﹐每次都有一些奪人性的標籤。 

這個辱罵的話大致可分成如下列八個類別:   

 

貶抑人("愚笨"﹐"不完美"﹐"下等"﹐"潛在的生命"﹐"不值得的生命") 

不值得被稱為"人" 

動物或野獸 

寄生生物("寄生蟲"﹐"蠹蟲"﹐"虱") 

傳染病("瘟疫"﹐"流行病"﹐"感染") 

沒生命的事物("東西"﹐"財產"﹐"材料"﹐"商品") 

廢品("垃圾"﹐"廢物"﹐"貨色")  

根本不是人(在社會上﹐心理上﹐還是法律上) 

 

 這種輕蔑話的分類方式讓人了解誹謗性修辭的猖獗和它對各個受害者的毀滅性作

用。反生命修辭最驚人的特點之一便是它能使詆毀的觀念又一致又持久﹐而使各種各樣

人被認為可消耗的。雖經歷多年有不同種族為受害者﹐仍然對人們攻擊的言詞卻未曾改

變。 

 

 文字戰爭或任何一種戰爭必有可識別的﹐接受貶抑稱呼的對像。在歷史上﹐差不多

每個種族﹑族群﹑宗教﹑年齡﹑社會﹐都有受過詞語辱罵之後果﹐包括被歧視和被全面

殲滅。 

 

 歷史上﹐最被壓迫的組群包括: 胎兒﹑得殘障者﹑婦女﹑德國納粹黨大屠殺之受害

者(大部份是猶太人﹐但也有卲普賽人﹑德國的得殘障者﹑波蘭人﹑和"不合群的人")﹑

蘇聯暴政之受害者﹑黑人(特別是在美國南部﹐美國內戰前)﹑和印第安人。 

 



玩文字游戲: 大謊言之心理 

 

 任何詞語戰爭﹐無論受害者是誰﹐這些戰爭都有虛假的標籤這個共同特點。這些標

籤不時將現實歪曲。詞語所敘述的"現實"是被辱罵的根本是人。這些稱呼可被認為是"

讓詞語腐敗"精心游戲之部份。 

 

 貶抑之詞陳腔濫調不但荒唐﹐聽的越多﹐越容易被人接受而誤認為是"事實" 。

文字戰爭之成功不光憑藉想出來的侮辱話的數量﹐而也靠侮辱話用量。就像任何持續用

的口號 ﹐多次重複說幾個關鍵的抹黑之稱呼﹐想必會對眾人有重大影響。這個觀念與

希特勒在Mein Kampf(我的奮斗)裡那麼頑強地推進之"大謊言"心理一致:經常地重複一

些謊言﹐成為信條。誰控制語言﹐誰亦控制想法﹐而詞語腐敗早晚會導致想法之攙假。 

 

 1970年出版的加利福尼亞醫學期刊中之一篇社論﹐提到一個關於用謊言來推動殺

害生命是可接受的聲明。社論提出"詞語體操"的策略:  "避免承認每個人都真正知道

‘人生從受孕時開始’的科學事實"和規定"墮胎和殺害生命是不相干的"。社論倡導這

種詞語體操﹐對達到普遍人不僅接受墮胎也接受安樂死﹐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詞語體操"這個名詞極度適當﹐便是因為它隱含意思是﹐就像體操手之身體

會拳曲﹐若是想否認根本科學事實﹐要歪曲詞語。這些事實之二是誕生前之生命已是生

命﹐亦墮胎殺人於子宮內。加州醫學期刊之社論把這些否認比作"精神分裂症型之欺騙

"﹐就表示這個想法偏激得比得上很嚴重的精神錯亂。說也奇怪﹐雖然人承認這種否認

類似病態性的謊言﹐但這個策略仍然被認為是合適的墮胎合理化之方式。 

 

自1970年起﹐詞語體操之政策將這麼經常強烈的宣傳而且已經深深地留於大眾的

意識。曾經是"每個人都真正知道‘人生從受孕時開始’的科學事實"﹐透過無數次重複

而混淆和改變成老式﹐派別性可疑的偏見。由於"大謊言"的影響﹐有些人不再知道生命

是從受孕開始的。 

 

加利福尼亞醫學期刊裡出版之社論的口是心非詞語不但包含受墮胎之人﹐也談到

其他受害者: "醫學在改變對於墮胎之態度方面﹐也許可以成為將來會發生事件之模

範...也許期待醫學的這些角色會進一步地發展﹐同時﹐‘生育控制’(避孕) 和 ‘生

育淘汰’將更為廣泛甚至包含‘死亡淘汰’和 ‘死亡控制’。 

 

因此﹐若是可用詞語體操來否認還沒出生的人是人這個現實﹐那麼也可以用詞語

體操否認已出生的人是人。如果可以用詞語體操這個方法把墮胎跟殺害視為不同一件

事﹐那麼也可以依靠它們掩蓋安樂死之傷害本質。"大謊言"對宣傳墮胎有巨大進展﹐而

幫助安樂死之擁護者採取同樣的曲解詞語方法也為丟掉誕生後將不受歡迎的人行為而

辯護。  
 

有名望游戲員 

 

當最顯要也是很受尊敬的人玩這個非常嚴重的詞語工程和曲解語言遊戲﹐從遊戲



發出之極端謊言跟欺騙便得到更多可信度。在1970年代初期﹐有人輔導一位看起來很卓

著和聽起來很博學之演員﹐讓他向給一群專家跟教育家做一次關於"勝算理論對體育的

應用"的演講。他被介紹為愛因斯坦大學的Myron L. Fox博士﹐有著虛構但令人欽佩的

履歷表。Fox 博士被吩咐 "演講他的題目和進行問答期間時﹐要大量使用故弄玄虛﹑新

詞﹑不根據前提的推理﹑矛盾等說法。還要採用插句幽默和無意義無關話題的參考﹐來

點綴他的講演."    後來﹐聽眾用調查表評估他的談話。典型答覆如下: "優秀演講﹐喜

歡聽。有溫暖的舉止。講得流暢. . .生動的例子. . .極端有口才. . .主題分析得好. . .無所不

曉。" 在這些受高等教育聽眾中﹐沒有人發現這個卓著的講師是騙子! 
 

有著無懈可擊履歷著的顯要名人﹐對成功地宣揚想要詆毀被認為可丟掉之人的這

種語論的幫助也很大。相對於普遍人相信的﹐雖然可鄙的詞語經常跟發瘋之人或街頭暴

民有關聯﹐然而這種詞語則是大半從受高等教育可敬之圈子發出的。於歷史上﹐在最堅

定不移地擁護侮辱說法的人中﹐有不少受尊重者。在"共和國"(第五書)裡﹐柏拉圖用殘

障的孩子是"下等的生物"看法來提倡殺害嬰孩。創建哈佛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及重要19

世紀科學家路易斯Agassiz,則標籤黑人為"人格降低的和墮落的族群"。美國最偉大史學

家之一Francis Parkman (1823-1893)將印第安人跟"水蛭"和"傳染原"形成關聯。 

 

這種揭示並不是想要減損這些人的巨大成就﹐而是說明連他們都為佔優勢修辭代

理。在受人尊敬者手中的詆毀概念便獲得極大的可信度。接下來﹐這個極大地提高觀念

之接受和促進反對那些被貶低詞語表示的人的駭性行動。 

 

同樣﹐用詞語來對抗當代被遺棄的尚未出世者之成功,可被歸因於顯要和受尊敬

的人跟組織的深度參與。那篇1970年主張用詞語體操辯解奪取未誕生者的人性而將他們

消滅之加利福尼亞醫學期刊裡的社論這樣描寫:"除非它們經常被放在**社會無缺點的
贊助**之下[本作者加斜體字],合理化‘墮胎跟殺害人是不同’這個看法需要的非常客

觀的詞語體操便是荒唐可笑的"。陳述再說﹐然而﹐為了獲得墮胎普遍接受﹐"這種精神

分裂症性之託辭是必要的" 

 

 換句話說,在一般誠實談論的標準下主張墮胎殺害生命不是人的立場﹐便是滑稽("

荒唐可笑的")。但是﹐根據詞語體操當中一個不可侵犯的原則﹐這麼怪異的謬傳("這種

精神分裂症性之託辭")﹐被有名望的人和機構散播("在社會無缺點的贊助之下")便被提

升成無可置疑之真相。 

 

同樣﹐著名人和小組廣泛介入﹐對擴散使用詞語來攻擊已出世而脆弱的人們﹐有

很大的作用。 

 

輕蔑的思想基礎 

 

文字戰爭一般不會偶然地出現。這不是一種自發或混亂的事件﹐而是一種故意和

不間斷的﹐而且跟隨著錯綜複雜的觀念﹑信仰和虛構的制度。 

 

 從以前到現在﹐男性至上之"教條"(即,認定男人比婦女更強壯﹑更聰明﹑更良好和



更重要之看法)經常起作用連發的貶低女性的形像和對她們做可鄙的行動的先決條件。

雖然不是所有對婦女暴力可被歸因於重男輕女看法﹐但在許多社會和文化裡﹐男性至上

思系那麼深地根深蒂固﹐便深刻地影響男人對女人的看法和對待。於歷史上和當前﹐絕

大多數對女人的暴力是男人做的。並且﹐許多冒犯者認為﹐因為他們是男性﹐所以便有

隨便剝削婦女的身心之權力。  

 

 今天﹐於人生命週期中用詞語來攻擊易受攻擊的人被"生活品質"思想體系鞏固。根

據加利福尼亞醫學期刊於1970出版社論提議的生活品質觀念﹐"不用絕對而用相對標準

評價人類生命的價值﹐會變得必要的和可接受的"。文章又寫: "合理化‘墮胎跟殺害人

是不同’這個看法需要的非常客觀的詞語體操" 是 "必要的﹐因為雖然新觀念(生活品

質)開始被接受了﹐但舊的(生命的神聖)未被拒絕"。 

 

 所有這些思想﹐無論它們理想主義和仁慈是假裝什麼﹐都有共同特點 -- 都是從歧

視性的人類定義過來的。 並且﹐鞏固現在和從前被猖獗地用於對抗易受攻擊團體的貶

低詞語﹐便是這個可鄙的概念。 

 

奪取人性的詞語和它賦予人性的挑戰者 

 

 在歷史上﹐減少和終止迫害各種人和團體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即使在採用貶低詞語猖

獗期間仍拒絕接受普遍的辱罵準則。任一真正人權運動的成功真依靠擁護者用正面﹑個

人性﹑和崇高意象來表示受害者是有價值的人而且對他們迫害是不再可被容忍的。改曾

被貶低者是被認可的﹐應該被尊重和崇敬的生者﹐不一定會重大地改變他們受的對待。

但﹐若是社會和協會提供之支持充足﹐正面用語 -- 像負面用語一樣--人怎麼被看成而

對待﹐能夠促成深刻的變化。   

 

 最常被引用來支持那些想要抵消詞語壓迫的正面標籤之二個主要的根源是自然的

宇宙和超自然的宇宙兩種角度。依照自然法則觀點﹐所有受害者有一個共同特點: 他們

人類本性是很容易被求助於道理﹑邏輯﹑常識﹑觀測﹑和科學研究結果證明的。受害者

的固有價值在於民主及平等主義的原則,全人類不管他們的地位﹑狀況﹑和生長階段在﹐

法律下都該一樣的被公平保護。神性法則觀點灌輸給人類靈魂性。這個看法將每個人 -- 

包含最殘廢和最不能自衛的--描繪成有不可估量價值的個人﹐因為上帝照者自己的形像

來造人類。宣稱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神聖的這陳述之依據包含經文和其他宗教方面的出

處。 

 

 想要抵銷巨大迫害之詞語經常被分成世俗性和宗教性兩個不同而且分明的種類。不

信宗教者和不想強加宗教觀點的人會運用強調受害者之人類本性的說法。另外一些人寧

願用強調每個人從神之起源這角度而支持對人類更高尚的看法。仍有其他人認為人類本

性和神聖本性是互補的,這個看法造成令人信服基礎﹐而挑戰從前和當今以奪取人性的

說法。 於美國南北戰爭的幾十年之前﹐很多廢止奴隸主張者訴求於自然法律和超自然

法律而努力提高關於美國黑人之真本性和奴隸帶給他們無理情況的民眾意識。 致力於

保護其他受迫害團體的人,從前和現在做法都一樣。 

 



 顯著一致性的傾向深入那些被使用於強調受巨大迫害之人和團體的人類本性和靈

魂本性之詞語。 當代墮胎和"安樂"死的對手憑藉被用過保護於印第安人﹑非裔美國人﹑

蘇聯人﹑猶太人﹑婦女等曾受壓迫者的正面的詞句來保護現在之被遺棄的未誕生者和已

誕生者。 從古代至今天﹐社會上最易受攻擊的團體之擁護者這樣趁著共同個人化標籤

而證明受害者的固有價值﹑人類本性和神聖性。 

 


